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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李白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清新俊逸.但是,他晚年在秋浦(今池州市贵池区)所写的«秋浦歌十七首»,风格有

明显变化,趋向平实、沉郁.这种变化,一方面是由于他屡遭挫折,开始自怜和内敛;另一方面,秋浦民风和

民歌对李白的诗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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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«秋浦歌»,现在一般通称«秋浦歌十七首»,是李

白游秋浦时写下的组诗.朱东润直接说:“«秋浦歌»
是组诗,共十七首.为李白在秋浦时所作.”[１]但是,
根据«嘉靖池州府志»记载,只有«秋浦歌十三首»[２],
少了现行的其八、其九、其十二、其十七,至网络版«全
唐诗»,笔者才见到完整的«秋浦歌十七首»[３].

一、«秋浦歌»的形成与内容分类

«光绪贵池县志»记载:“(李白)曾由金陵上秋浦,
更九子山名为九华,遍游清溪、白笴、桃胡陂、玉镜潭、
江祖石、大楼山、苦竹岭、黄山、桃花坞、五松山、陵阳

山、杉山之胜,辄留题咏.天宝十四年坐永王璘事,系
浔阳狱,流夜郎,半道释还,复过秋浦.宝应元年,依
宗人李阳冰于当涂卒􀆺􀆺池人于所题咏处建祠祀

之.”[４]这个记载说明,李白不止一次到过秋浦,游览

的地方也不限于“秋浦河”一带,所作的诗也不只是

«秋浦歌».
(一)«秋浦歌»不是一时之作

唐朝时,今之贵池(区),叫作秋浦县(因境内有秋

浦河而得名),县治在秋浦河中游,西距今之贵池城约

４０公里.唐朝末年,因“水打秋浦县”,县治才迁至秋

浦河之入江口(即今址).“秋浦”,在唐朝既指秋浦

河,也指秋浦县.
根据现在的研究,李白曾五次到达秋浦,有时是

路过,有时是小住,有时是长住.在这期间,陆续写就

«秋浦歌十七首».下面,依据钱征等编著的«走进九

华圣境»之«金地藏 李太白年表»,对李白完成«秋浦

歌»的创作时间作一个大致的梳理.
李白４９岁(天宝八年,公元７４９年)时,“春从金

陵经当涂、宣城第一次来到秋浦,会见了秋浦县令崔

钦、县尉柳圆、王十二等,作有«赠崔秋浦三首»等诗,
写就«秋浦歌十七首»之其三、其六、其十.”[５]

李白５３岁(天宝十二年,公元７５３年)时,“早春,
从幽州脱险,回洛阳,欲向朝廷献济时之策,见朝廷腐

败,遂怏怏离京.秋经宣城二游秋浦,作«秋浦歌十七

首»之其七、八、九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、十
七”[５]３１７,共九首,完成了秋浦歌的主体部分,所以,一
般论者,往往笼统地说,李白的«秋浦歌»就是创作于

这一时期.尽管不是很确切,但是,天宝十二年前后

是我们研究«秋浦歌»必须关注的时间段.
李白５４岁(天宝十三年,公元７５４年)时,三游秋

浦,“秋,曾居苦竹畈,尝到六峰山百炉庄、清溪玉镜

潭、宿虾湖、越小黄山、游白笴陂,作«秋浦歌十七首»
之其一、二、五.”[５]３１９

李白５６岁(天宝十五年、至德元年,公元７５６年)
时,盘桓皖南,“四到秋浦,作«秋浦歌十七首»之其四、
十五.”[５]３２１

李白６１岁(上元二年,公元７６１年)时,五到秋

浦,有 诗 作 «闻 谢 杨 儿 吟»(后 文 将 论 及 ).６２
岁卒[５]３２４.

从这个梳理中,我们可以看出,«秋浦歌»的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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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度是七个年头,非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;«秋浦歌»
之名为后人所加,不是李白创作时所定之总题目.

(二)«秋浦歌»的基本内容

«秋浦歌十七首»(以下统称«秋浦歌»)的基本内

容,一是描写秋浦的景物和风情,二是表达自己的愁

绪和悲愤感情的.大致划分,侧重景物与风物描写的

有１０首,侧重言愁与抒愤的有７首.
景物与风物描写的１０首分别是:其三、其五、其

八、其九、其十、其十一、其十二、其十三、其十四、其
十六.

所写的景物有锦鸵鸟、白猿、白鹭、水车岭、江祖

石、平天湖、逻人石、石楠树、女贞林,所写的人事有月

下采菱、夜间炼铜、田舍翁张鸟捕鱼.看得出,李白很

爱秋浦之地,山水草木、奇石怪鸟、山花异兽、民女田

翁,尽收笔端;炼铜场面宏大,诗中难见,今“百炉庄”
遗迹尚存,可为之佐证.

侧重言愁与抒愤的７首分别是:其一、其二、其
四、其六、其七、其十五、其十七.

这７首中,言愁为主,兼有抒愤.掬泪断肠、白发

秋霜、黯然低头、空吟西望.怀乡怨主,有羁旅之愁,
也有失落之愤;秋浦之猿,不再给作者带来“牵引条上

儿,饮弄水中月”之喜悦,而是成为“何年是归日,雨泪

下孤舟”的“罪魁祸首”;清溪水(秋浦河支流)也“翻作

断肠流”了!
二、«秋浦歌»之风格的变化

论«秋浦歌»的风格,必须与李白诗歌的基本风格

相对照.关于李白诗歌的风格,通常以杜甫 “清新庾

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(«春日忆李白»)为最经典的概括,
杜甫盛赞李白“白也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”(«春日忆李

白»)“笔落惊天地,诗成泣鬼神”(«寄李十二白»),这
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名句,“清新俊逸”[６]２７７,是李白

诗歌风格的集中体现.
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[７].就“清

新”和“俊逸”而言,又于歌行体和绝句中略有侧重.
“俊逸”更多地体现在歌行体中,而绝句的“清新”“有
一种飘逸的风情”[７]１３９.当然,这两者是不好决然分

开的,于是有的文学史就干脆以“浪漫主义是其最突

出的特色和最典型的艺术风格”[６]２７７来予以总括.
由于本文是要将«秋浦歌十七首»的风格与李白

诗歌的基本风格进行比较,从而讨论李白在«秋浦歌

十七首»中的风格变化,所以,还是以“清新”“俊逸”分

别论之.
(一)景物与风物的描写转向平实

景物与风物描写的这１０首,写锦鸵鸟,用的是

“山鸡羞渌水,不敢照毛衣”的一个衬托;写白猿,用的

是“牵引条上儿,饮弄水中月”的白描;写水车岭,虽有

“天倾欲堕石”的夸张,但落笔还是“水拂寄生枝”的白

描;至于“千千石楠树,万万女贞林.山山白鹭满,涧
涧白猿吟”则更是没有什么“手段”了,如果说“炉火照

天地”还有点夸张,那么“郎听采菱女”“妻子张白鹇”
“看花上酒船”都显得很平实.只有这一首“江祖一片

石,青天扫画屏.题诗留万古,绿字锦苔生”(其九),
还显得有些自信,他相信,他的信手一挥,能够“万古”
永恒.

李白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(«庐山

谣寄卢侍御虚舟»),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着特殊的感

情,他笔下的名山大川一般都是气势飞动、气象峥嵘

的,但是在秋浦,诗人归于宁静,诗风转向平实.
平实的不只是文藻,还有文气.“文者气之所形,

然文不可以学而能,气可以养而致”(苏澈«上枢密韩

太尉书»).“气”虽然难以明言,但可以感受.«秋浦

歌»的“气势”也有变化,或者直言之是“弱化”,那种

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“孤帆一片日边来”的夸张与宏大,
那种“日照香炉”“天门中断”的清新与瑰丽,那种“孤
帆远影碧空尽”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深远与快意,在
«秋浦歌»中已经难得一见.秋浦之“气”多有舒缓之

感,少有喷发之状.
李白似乎真的“谪仙”了,他从仙境回到了人间.

«秋浦歌»依然清新,但已经少了很多“仙风”,李白依

然热爱着大自然,但是已经少了许多激情.虽然«秋
浦歌»依然是好诗,但是它的影响力却较其他诗篇要

逊色一些.
这是一个遗憾.这个遗憾的产生,有深刻的原

因,后面有专门讨论.
(二)言愁与抒愤之作显得沉郁低回

在言愁与书愤的作品中,最抢眼、最似曾相识的

要数«秋浦歌»其四:“两鬓入秋浦,一朝飒已衰.猿声

催白发,长短尽成丝.”和«秋浦歌»其十五:“白发三千

丈,缘愁似个长.不知明镜里,何处得秋霜.”因为李

白有名句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
(«将进酒»)在前,读者很容易产生前后的联想.

稍加比较,我们就会发现,虽然都有夸张,而且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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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的幅度不相上下,但是,效果却有很大区别.首先,
从用意上看,«将进酒»中的“白发”是他人的,作者借

此感慨时间流逝之快,表达的是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
使金樽空对月”的潇洒,他的底气是“天生我材必有

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.而«秋浦歌»中的“白发”是自

己的,是真的白了,“不知明镜里,何处得秋霜”,是说

头发白了似乎自己都不知道,怪谁呢? “猿声催白发,
长短尽成丝”,这是多么无奈的理由! 如果说,«将进

酒»中是以“三千丈”之白发表达了奋进的动力,那么,
«秋浦歌»中的“秋霜”则是作者“一朝飒已衰”的“缘
愁”的象征.

其次,从诗句的气势上看,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

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是恢宏的,尤其是配上第一句

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,吟而诵

之,气贯如流;高吟«将进酒»之全篇,则心潮澎湃,昂
扬之气直冲云霄.而«秋浦歌»中的这两首,颇有晚唐

诗歌的委婉,甚至有宋词的缠绵,还有几分九曲回肠

的沉郁.
再看«秋浦歌»其一和其二,这两首都是借“水”抒

情的.在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»里就有“水”,在
«早发白帝城»就有“舟”,正好可以比较.

在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»里,作者设计的时间

是“烟花三月”,地点是仙人飞升的黄鹤楼和诗人向往

的扬州城.虽然自己这次难以成行,但是心已随孟浩

然而往,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,江边目

送,久久不愿离去.虽有失落,但这种失落只是一种

暂时的“怅然”之感,而更多的想象、更多的希望则如

江流天际,浩荡无边.
«秋浦歌»其一中,作者也写了长江,也写了扬州,

可境况大不相同.首先,时间上“秋浦长似秋,萧条使

人愁”,由春改为秋;其次,目标上,“西望长安”不见,
东“达扬州”不可,这就不是“怅然”可以释怀的了,所
以只能“寄言向江水”“遥传一掬泪”,其愁苦之状

可见.
在«早发白帝城»中,那种遇赦后的喜悦,在江,则

一日千里;在舟,则轻舟箭发.两岸猿声不断,不仅丝

毫没有影响作者的心情,恰恰相反,倒是增添了轻舟

疾进的欢悦.
在«秋浦歌»其二中,猿声夜发,雨泪孤舟.在水,

则“翻作断肠”之流;在舟,则有“欲去不得”之怜.其

惨状,其愁苦,不禁让人颇生恻隐之心.

通过以上比较,我们不难看出,李白在秋浦时的

心境很差,内心的波澜已经难以再度涌起,甚至有向

命运屈服的心迹,“黯与山僧别,低头礼白云”(«秋浦

歌»其十七),这一“低头”,绝不同于“低头思故乡”之
“低头”.

所以,此时的李白,所言之愁,那是真愁,是没有

希望的真愁.作品的风格,再也没有往日浪漫的情怀

和风发的意气,抑郁低回,愁肠百结;雨泪相和,接近

哀婉.
三、«秋浦歌»风格变化的原因

风格是“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、一个流派或一个人

的文艺 作 品 所 表 现 的 主 要 的 思 想 特 点 和 艺 术 特

点”[８].风格受个人秉性、社会环境多重因素的影响.
唐诗不同于宋词,甚至晚唐诗歌不同于盛唐诗歌,这
是时代风貌的不同;而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,太白

不能为子美之沉郁”[１]８３,这是个人秉性的差异.
还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,那就是一个人虽然有

“秉性”,但是随着时间、经历、境遇的变化,这种“秉
性”也会有所改变的,这也是伟大作家诗人可以有多

重风格的重要原因.
(一)年龄与经历的变化,导致心气的变化

众所周知,李白少年志高,任性游侠.青年以后,
建功立业的愿望非常强烈,到中年,决心更大.李白

３２岁时,写«蜀道难»,表明了自己敢于克服一切困难

的勇气;３６岁时,写«将进酒»,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
金散尽还复来”,其自信可见一斑.４２岁时,这个愿

望貌似实现,李白应诏入京,做了翰林,“仰天大笑出

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(«南陵别儿童入京»),自以为

时机已到,可以大展宏图.但是,或许一方面唐玄宗

并非真正赏识一位诗人,或许他自己也未能及时地把

自己从一位诗人变成政治家,依然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
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(杜甫«饮中八仙歌»),加上权贵的

排挤,到４４岁时,便被“赐金归之”.
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,不过他受得

起,甚至有愈挫愈坚的势头,进入了创作的高潮期、成
熟期,诗歌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日益彰显.

此后十余年,也就是李白４４岁到５５岁之间,“一
朝去京国,十载客梁园”(«书情赠蔡舍人雄»),过起了

漫游的生活.尤其是天宝十一年,李白５２岁时,北游

蓟门幽州一带,本想建功边疆,但“目击安禄山之跋

扈,有 忧 国 之 思 􀆺􀆺 在 黄 金 台 上 怀 燕 昭 王 而 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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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”[４]３１７.后来又到了江南,然而始终没有找到出路,
发出了“我本不弃世,世人自弃我”的感慨.

这是李白人生中的第二次挫折,«秋浦歌»的大部

分作品正是写于这一时期.

５５岁以后,由于安史之乱,李白只能流落江南,
加上“附逆”获罪,形成李白人生之第三挫折.虽然遇

赦,心性大变,作品的现实性大为增强.这一阶段,李
白作了«秋浦歌»其中的五首,比例也不小.

所以,李白的«秋浦歌»基本完成于他屡受挫折,
心情发生重大改变以后.尤其是天宝十一年以后,李
白进入了“孤独期”,所谓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;
相看两不厌,唯有敬亭山”(«独坐敬亭山»,天宝十二

年５３岁作),他对自己的认识可能趋于冷静客观,“醉
上山公马,寒歌宁戚牛.空吟白石烂,泪满黑貂裘.”
(«秋浦歌»其七),说自己只能像晋朝的山简一样大醉

骑马而归,像春秋时的宁戚一样倚牛角而歌.但宁戚

吟«牛歌»而遇知音,而自己只是“空吟”而已,最后只

有像苏秦那样泪落黑裘、自哀自怜了.
纵观李白的人生轨迹,我们不难看出,尽管李白

的报国之心始终未变,但在不同时期,他对社会、对朝

廷、对人情的认识是不同的.李白从“彩云间”走了下

来,成了“浊酒和泪”的诗人.他在«临终歌»中慨叹,
虽然自己“大鹏飞兮振八裔”,但是“中天摧兮力不

济”,这应该是他对于自己最清醒的认识了.
基于这种主观感受,李白的诗歌风格发生变化便

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.虽然依旧清新,却有更多的平

实;虽然依旧俊逸,却低回哀婉了许多.
(二)秋浦的民风与民歌,影响李白的创作

李白 善 于 学 习,“他 善 于 从 民 间 文 学 吸 取 营

养”[１]９１,他的很多诗歌有乐府的影子,著名的«赠汪

伦»,有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之句,就
是乐府风味.

１．秋浦民风的影响.秋浦大地,民风淳朴,那种

“秋浦田舍翁,采鱼水中宿.妻子张白鹇,结罝映深

竹”(«秋浦歌»其十六)的生活,还在某些地方继续.
«秋浦歌»对秋浦大地的淳朴生活有了较多的反映,其
十三之“采菱女”、其十四之“赧郎夜”,其十六之“田舍

翁”,都是这方面的内容.
内容决定形式.李白在秋浦,不仅次数多,而且

时间长,对民情民风应该有很多的了解.更何况,从
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,李白就生活在百姓当中,食

宿就在农家,甚至随着“采菱女”看“月明白鹭飞”“一
道夜歌归”;也有可能跟着“秋浦田舍翁”一起“采鱼

水中宿”.民风的淳朴和恬淡,反映到诗歌中,必然影

响到诗歌的意境和风格.

２．秋浦民歌的影响.秋浦大地民歌甚多,自古及

今从未断过.２０世纪７０年代,秋浦民歌曾唱进中南

海,２１世纪初,秋浦民歌曾唱到第二十九届世界音乐

教育大会的舞台,几位“非遗”传人依然非常活跃,田
间地头,教学传唱,多年举办以民歌为主题的“乡村春

晚”.
李白喜欢秋浦民歌,这从他与“采菱女”“一道夜

歌归”中,从他在“炉火照天地”的炼铜场景听“歌曲动

寒川”的诗歌中,我们已经感受到.他在６１岁最后一

次到秋浦,仍然有兴致听谢杨儿唱歌,甚至打听到唱

歌的人,送了人家诗,写下«闻谢杨儿吟猛虎词因此有

赠»:“同州隔秋浦,闻吟猛虎词.晨朝来借问,知是谢

杨儿.”
关于民歌的影响,虽然难以从音乐方面入手加以

考察,但从诗体结构和遣词造句上,还是能看出一些

端倪的.«秋浦歌»大都为五言四句,偶有五言八句,
但中间出现了五言六句(«秋浦歌»其十)和五言十句

(«秋浦歌»其一),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于秋浦民歌的

“洗菜薹”调和“慢赶牛”调.“洗菜薹”调,三句一段,
两段就可成调,就可演唱,五言六句类似这种情况.
而五言十句,包括五言八句,极有可能受到了“慢赶

牛”调的影响,“慢赶牛”调两句一组,无限复加,可以

对唱,有点“信天游”的味道.这两个调子都比较舒

缓,«秋浦歌»的节奏感与之很相近.«闻谢杨儿吟猛

虎词因此有赠»中所说的“猛虎词”已经难以考证(唐
代诗人储光羲有«猛虎词»,不知是不是这里所唱的

«猛虎词»),但从作者隔河而听的情景描写来看,应该

是秋浦山歌,激越高亢,可以传得很远,与李白的某种

心境很契合,所以他很是喜欢.
从用词上看,“千千石楠树,万万女贞林.山山白

鹭满,涧涧白猿吟”(«秋浦歌»其十)的民歌味儿最足.
这种叠字加白描的手法,正是民歌中常用的.

总之,我们论李白«秋浦歌»的风格,必须看到他

晚年创作的«秋浦歌»与其盛年作品的不同.晚年的

李白趋向平实,趋向沉郁.如果说李白盛年言愁,那
是一种喷发,是一种压抑后的淋漓宣泄,而晚年言愁,
则是一种自怜,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内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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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并不因此就可以否定李白的基本风格.我

们同样应该看到,李白的浪漫是主流,是一以贯之的

一条主线.秉性如此,难以改变.即使是在秋浦,他

也有“青天扫画屏,绿字锦苔生”的自信.还有,那首

著名的«早发白帝城»,是李白５９岁时流放遇赦而作,
其浪漫之情不逊盛年之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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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theStyleofLiBai’sQiupuSongs
YINDongqin,WUShiyin

(ChizhouBranch,AnhuiRadioandTVUniversity,ChizhouAnhui２４７０００,China)

Abstract:ThebasicstyleofLiBai’spoetryisfreshandelegant．However,inhislateryears,the
SeventeenQiupuSongswritteninQiupu(nowGuichiDistrict,ChizhouCity)wasplainandgloomy,andthe
stylewaschangedsignificantly．Thischange,ontheonehand,wasduetohisrepeatedsetbacks,makinghim
selfＧpityandintroversion;ontheotherhand,thefolkstyleandfolksongsinQiupualsohavehadacertain
influenceonLiBai’spoeticstyle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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